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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视域下可持续安全思想溯源

李淑云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 国际关系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

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等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发展

乃至安全构成了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环境恶化导致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加速地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尤其

是环境恶化导致的生态灾难，迫使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朴素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升级

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可持续安全理念。如何在改善当代人生活质量的同时又能确保子孙后代平等享受人类资

源的权利，实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必须正视和急迫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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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安全概念被正式提出是在 21 世纪初，但可持续思想起源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
可持续安全思想的产生与环境变化密不可分。随着人类对环境变化认知的深化和环境恶化破坏力的增

强，可持续概念不断向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展，由经济可持续发展到人类安全的可持续。

一、环境保护催生可持续思想萌芽

历史告诉我们，思想家和战略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思想的指导性和战略的前瞻性，他们能够在问题

还没有出现之前预测到即将发生的问题的严重性。学界普遍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但出于人类生存本能的环保意识和对单

一领域的可持续性问题的探讨却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
1.人本自然保护意识与可持续观念的孕育

可持续性概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此皆有论述。有据可依的古代朴素的可持

续思想，最早是由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约前 723 年－前 645 年）在《管子·轻重甲》提出的。管子提倡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达此目的，必须爱护自然环境。管仲认为，如果身为一国之君而不

能“谨守其山林、菹泽（沼泽）、草莱（草地），则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教育家荀况（约

前 313 年－前 238 年）在《王制》中阐述了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思想①，其封山、育林、休渔、禁猎的主张反映

了先秦思想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是古代朴素的可持续思想的鲜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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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家在 18 世纪也提出了保护自然的思想。英国教士、经济学家、人口学之父托马斯·罗伯特·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位有意识保护自然资源的著名人士，尽

管“自然资源保护”的概念在他去世之后的 80 年才开始使用，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先

行者。马尔萨斯在 1798 年首次出版的关于人口的论文集中就开始关注粮食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并深刻

阐述了“粮食生产与物资产品之间的根本性差别”。由于“人类把原材料变为商品的能力以及他们对物质

的欲望，要远远超过地球能够提供给人类所需粮食的能力”〔1〕，因此，如果不对人口增长加以限制，当粮食

增长的速度不敌人口增长的速度时，粮食的可持续性问题必然会出现。为解决温饱问题，人类会想方设法

征服自然，增加粮食产量，就像当代人看到的一样。对自然资源不加限制地征服的结果就是造成自然资源

的破坏，而这正是马尔萨斯对当时自然资源储存量的担忧所在，他也因此被誉为自然资源保护者①。
马尔萨斯的担心来源于被称为“复利理论”②的一个数学命题，即“没有任何一个数可以在复利增长的

同时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非拉的某些地区，人口一直是以年复利 3%的速

度增长，这就意味着每 24 年人口翻一番。如果这样的增长可持续的话，在千年之内，同一地区的人口将翻

100 万番。当人口膨胀到异常状态时，人类的生存将无法维系。与人口问题同时出现的，还有粮食、煤炭、铁
矿、森林等资源的消耗，这些资源不可能永久地以复利的速度增加，最终的结果将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

和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跟不上人类的需求速度，人类将不可持续。
人类的欲望强烈，但自然的提供能力有限，这一矛盾的对立体让马尔萨斯更加坚定了他的人口论的

思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三十年中几次修改，其核心理论“如果人口不加以限制，它将会无限增长”的
观念却从未改变。马尔萨斯出于满足人类衣食基本需求、维持人类生存的人本自然保护意识无意间孕育

了可持续思想的胚芽。
2.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萌芽

自然资源保护与环境保护是两个相关却不相同的概念。自然资源保护③的是有人文或自然价值而同

时又面临经济发展威胁的东西；环境保护④是指恢复那些失去了原有纯净成分的物质，除了包含被破坏的

自然资源外，还包括气候、生态、人文环境等等。自然资源保护意识 18 世纪已产生，但生物学家的环境保

护意识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才出现，而人类真正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则是在 20 世纪中叶。1952 年，

当寒冷与雾霭一起降临伦敦时，伦敦烟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 1866 年的霍乱。举世闻名的“伦敦雾”警醒人

类，“自然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不在于她的毁灭性力量———地震、龙卷风和飓风———而在于生命之间的

脆弱性。”〔2〕它告诫人类，如果毫无顾忌地破坏生态环境及其赖以生存的生物链，导致生态系统哪怕出现

暂时的崩溃，人类都将面临莫大的灾难。在朱利安·赫胥黎（T.H.Huxley）看来，这就是人类必须重视的进化

论因果关系。当米达沃（Medawar）和温尼·爱德华兹（Wynne-Edwards）在《生态学家》杂志上发表“生存的蓝

图”声明时，意味着环境问题的社会关注度才真正提升。1972 年，当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

开，第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文件颁布时，可持续思想萌芽出现。

① 在马尔萨斯之前，尼克尔·马基雅弗利（Nicole Machiavellie）、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亚当·斯密（Adam

Smith）、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等学者也意识到人口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潜在的危险，并或多或少地进行了论述，

但系统阐述人口原则并成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第一人，则非马尔萨斯莫属。
② 复利理论最早应用于巴比伦人以复利方式的放贷中。欧洲最早出现复利的应用是在 16 世纪。具有标志性的时间

是 1558 年。1558 年荷兰商人让·特朗尚（Jean Trenchant）出版了第一个复利率表，此后英国在 1613 年也出版了英国的复

利率表。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欧洲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以及荷兰从事土地、森林、采矿及保险的业主，都在实践着复

利理论，但复利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手段用于衡量经济增长则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③ 自然资源保护范畴包括建筑物、城镇风貌、矿产资源、自然景观、稀有动物，还包括安逸的生活环境。
④ 环境保护的目的是创造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因此，“宜居”又被认为是环境保护的另一个常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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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变化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关键因素

环境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气候变化则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将要面对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当气候

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最难解决的环境问题时，生态平衡就成为一种信念，激发人们对政治妥协的热情。
1.气候变化概况及影响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 （典型的为 10 年

或更长）气候变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给“气

候变化”下的定义是：气候系统随时间发生的任何变化，既可能是自然变革造成，也可能是人类活动引起

的变化①。21 世纪，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联合国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联合国安

理会前任理事长潘基文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亚于战争和冲突”，将会影响数以千万计人的生存。
国际社会明确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

面：一是气候变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危害是显性的、严重的、全方位的，“大范围或快速的气候变化，相对

于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生态系统濒危、生态多样化等其他环境问题而言，意味着增加了额外的威胁。”〔3〕
二是气候变化用简单的技术性改正难以修复。人类为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取能量，而整个世界 80%的能量

供应来自化石燃料。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指出：“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燃

烧，引起了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引起气候发生了改变。”这是气候变化的根本成因。气候变化带来

的风险，大于其他任何环境问题，已成为地球无法承受之重。“蔓延的、日渐加剧的环境退化和贫穷意味着

传统的发展不可持续。这一点尤其在气候变化方面得到证实。气候变化已经使地球变暖，并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导致贫穷，甚至是死亡。”〔4〕
IPCC 在 2007 年发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自 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中

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引起的气候变暖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和自然界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元的：冰川

融化，使物种生存受到威胁；海平面上升，使国家存亡受到威胁；极端气候增多，使人类生存受到威胁；

饮水供应、卫生设施、农业生产、视屏安全、疾病传播等多发，使人体健康受到威胁；地球生态更加脆弱，

使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气候变化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增加，地区政治动荡，使安全稳定受到威胁……由

此可见，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它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

的将是全方位的、非常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并且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或趋于恶化，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不

可逆转的。
2.国际气候谈判与可持续发展的形成

气候变化首次进入国际视野是 1979 年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此次会

议开启了在国际会议上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先河。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与关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不利

影响的对策与战略随之不断加深。1988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立。1990 年 8 月，IPCC
通过了气候变化第一次评估报告。经过 1991-1992 年间六次会议的反复磋商，在 1992 年里约热内卢世界

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前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终获通过，154 个国家在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公约》。《公约》的签署对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公约》明确其

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使经济能够可持续进行的范围内。《公约》确定了五项基本原

则：一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原则；三是风险预防原

则；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五是开放经济体系原则。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公约》在第 3 条第 4

①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气候变化”专指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化。参见周珂著：《应对气候

变化的环境法律思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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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强调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①。可持续发展思想虽然此

前已被提出，但作为《公约》的五项原则之一，并进行明确阐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次，标志着可

持续发展思想的渐趋成熟。
为推动《公约》的有效落实，从 1995 年开始，《公约》缔约方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每次会议的核心议题

虽然不同，但落实《公约》的主题从未改变。2002 年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的一年。同年 9 月，可持

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召开后，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考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

谈判的新思路。接着 10 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第八次缔约方会议（COP8），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在可

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COP8 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

言》明确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强调所有缔约方有权并且应该促进可持续发展。由于

气候变化已经凸显为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德里宣言》提出了以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相关原则应对

气候变化的新思路，彰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综上可见，气候变化谈判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可谓亦步亦趋。随着气候谈判的不断深入，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原则、约束机制等越来越清晰，但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危机和环境破坏的影响力尚缺乏前

瞻性的思考。

三、环境恶化倒逼可持续安全观念的产生

当人类发明蒸汽机以机器代替手工生产的时候，未曾设想过两个世纪之后，机器生产造成的环境的

破坏带给人类的伤害却是无法修复的。20 世纪 80 年代，地球承载力已达极限。当人类在思考如何才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之时，环境安全问题已敲响警钟。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造成的环境恶化使可持续思想

由低端政治的经济概念升华为高端政治的可持续安全理念。2003 年，为回应公众呼吁改变环境安全状况

的诉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撒捷夫·卡哥拉姆（Sanjeev K. hagram）、威廉·克拉克（William C. Clark）和达

纳·费亚斯·拉德（Dana Firas Raad）首次对可持续安全进行界定：“可持续安全囊括环境安全，人的安全和

国家安全，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解决不同层次上安全问题的安全理念”〔5〕。从可持续安全概念的内涵来看，

可持续安全的产生与环境变化关系密切，准确地讲，环境恶化对可持续安全的产生形成倒逼态势。
1.气候恶化是可持续安全产生的导火索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显学，有关气候灾害的报道连篇累牍。气候恶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越来越直

观、越来越普遍，完全应验了英国上议院议员、英国皇家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吉登斯悖论”
（Anthony Giddens）②。吉登斯提出，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不可控，受到影响的绝不仅仅是

水、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还包括环境安全和人的安全。而当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发生根本性观念转

变的时候，气候变化的政治变革即已开始。
1992 年签署、1994 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从 1995 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会议，

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3 条第 4 款规定：“各缔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的发展。保护气候系统免遭

人为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适合每个缔约方的具体情况，并应当结合到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去，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对于采

取措施应付气候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参见周珂著：《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法律思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 页。
② 吉登斯悖论由英国上议院议员、英国皇家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造成的一种困境。其

核心假设是：“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
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

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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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截止到 2018 年已经召开了 24 次。随着气候变化对人类影响的加剧，缔约方

大会越来越吸引全球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运用传统政治手段和政治思维已经无法解决气候变

化危机。“为应对全球变暖，必须将一种长远的视野引入政治”〔6〕，这种视野就是可持续安全。
在可持续安全研究的相关而长期的动因中，气候变化被排在了第一位。“气候变化导致人类生存环境

的改变，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大幅度流动，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国际冲突的出现”〔7〕。尼克·梅比（Nick
Mabey）预言，在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将与冷战结束一样，促使战略安全环境发展重大变化。如果不加

以控制，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将跟世界大战一样巨大，而且将持续数百年之久〔8〕。气候变暖将使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努力遭遇现实的尴尬。
2.生存危机是可持续安全产生的根源

当地球成为一个大村庄，人类活动及影响打破了国界的藩篱之后，人类面临的危机也衍生为互相关

联的全球危机，所有出现的危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都不再是单一的、孤立的危机，而

是一个危机。生存的可能性开始于生活的可能性消失之后，可持续安全的目标则始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后。当人类为工业革命歌功颂德的华丽辞藻还没有褪色，环境的恶化就将人类带入到因工业文明导致的

社会持续生存的忧虑之中。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在 1982 年列出了发达工业社会面临的危机清单，包括：“濒危

的生态。无法补救的大气与海洋污染，人口过剩，世界范围的饥荒。资源枯竭，环境性疾病，正在消失的荒

野，不可控的技术，水、空气与食品的化学毒化，陆地与海洋濒临灭绝的物种。”〔9〕现实残酷地告诉人类，危

机远远不限于此，同温层臭氧损耗、酸雨、森林滥伐、温室效应、健康危机等等，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家

列举的工业社会危机，人类都已经历过，未曾预测到的危机，人类也正在经历着。究其原因，都是环境恶化

的影响。
在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看来，西方文明就像一个穿越密封隧道的人，不断加速奔跑只为寻求

更多的氧气，殊不知，奔跑的速度和存活的时间并不成正比，关键在于为存活提供所需的氧气；在“新马尔

萨斯主义”者看来，工业危机的原初和后续动力都来源于生态学，是人类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污染，造成了

生态方面的危机；在卡西奥拉看来，“生态报告意欲使我们相信，环境能够容纳的，并且在威胁到人类和其

他生物生存之前而被安全吸收的工业社会污染物，其数量是有限的。”从科学向度和规范向度来分析，回

应和解决人类生存的生物学极限问题，不可避免地包含人类价值。“当代工业社会危机中的社会问题基

本无法从技术上解决，而需要科学分析与关涉价值的政治学分析，也需要政治学在涉及阐述可持续的、
令人向往的社会本质的并构建这种社会方面的创造力。”〔10〕可持续安全即为新世纪应对环境恶化产生

的新理念。
一位英国绿党领导人提出的反工业的绿色范式———生态政治，为工业主义价值和生态的或超工业主

义价值之间的对比提供了详尽的来源。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异映射出的就是两种完备的世界观或社会范式

之间的差异，笔者选取其中几项进行比较①：

工业主义政治 生态政治

人类中心主义 生命中心主义

经济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 可持续性与生活质量

收入差距大 收入差距小

需求刺激 自愿简朴

职业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 工作本身作为目的

① 资料来源：波里特两种世界观列表比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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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被作为资源管理 资源被看作是有限的

两种世界观或社会范式比较的结果显示：生态政治是一种超越工业社会政治的成熟的政治生活观；

生命中心主义是把所有生命都看作是有价值的，否认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

和可再生资源的生长规律，告诫人类，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超工业价值难

以实现；地球资源和人类境况的有限性，否认了经济增长的无限可能，要求人类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些有限

性相调和的新型社会秩序。罗马俱乐部领衔思想家佩西在对工业文明及其世界观进行基于生态学的抨击

的同时，发出了人类正在遭受自我毁灭的威胁从而需要做出工业思维与社会结构转型思考的呐喊。罗马

俱乐部认为：“工业文明面临的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具有协同效应”。“在人类个别亚群体已经遭遇各种环

境威胁或被各种环境威胁所毁灭（包括被同类毁灭）的同时，当前的危机正在全球范围显示着这种危险，

并危及整个人类种群，甚至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有机体”〔11〕。工业社会危机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导致未来的不可持续。这种伤害远大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正因为如此，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做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由于其成功而最终消亡的结论：“资本主义制度现在的以及可预

期的成功，否定了它会在经济破产的压力下瓦解，但，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削弱了保护它的社会机

制，‘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了它无法继续存在的条件。”〔12〕危机成为可持续安全产生的根源。
3.环境恶化倒逼可持续革命问世

环境变化包括物质性条件的硬变化和非物质性因素的软变化两个方面。换言之，既包括气候、生态、
资源等纯粹的自然环境变化，也包括由此引发行为主体关系的变化。《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指出：“深入

广泛的环境危机给国家的安全，甚至生存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比起装备精良、虎视眈眈的不友好的邻

邦的威胁还要大。”在全球许多地区，“环境退化正在成为政治动乱和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13〕
面对环境恶化，可持续是一种理念，一种形态，一种过程，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场革命。既然是革命，

就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成功，一种结果是失败。所谓成功，就是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那样，解

决了人类发展出现的短缺问题。像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的那样：“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子孙

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社会”。所谓失败，就是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人类将走向终结。
发生在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社会的形态和地

球的面貌，解决了人类需求和野生物种匮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

和资源短缺问题的出现，使工业革命成为必然。工业革命最大的影响不仅在于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带来了从赤道到两极、从海洋到高山的地球环境的彻底破坏，也孕育了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

命就是可持续革命。
可持续革命是为解决增长极限，实现可持续发展、充裕和平等而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可持续革命不同

于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那种具有更深远意义的革命。可持续革命也不是一场

计划好的革命，没有可资借鉴的实施方案和成功经验，而且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全部展

开。唯独可以预见的是，“像其他伟大革命一样，即将到来的可持续革命也将改变地球的面貌，改变人类个

性、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并将首先在某些领域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所讨论的循环

利用、排放许可交易、野生物种保护等等都可以作为某些领域变革的内容。可持续安全理念的转变为这场

革命奠定了制度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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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rce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LI Shuyu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in Transitioning Countries &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s ability to transform the natur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ing mankin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uch as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hich constitute a serious and
unavoidable threat to human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even securit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leads to the exhaustion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accelerates the earth's carrying capacity to reach its
limit. Especially the ecologic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orces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human'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and itself. The simple consciousness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upgraded to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while ensuring the equal enjoyment of human resources righ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huma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realistic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with and urgently solve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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